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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篇　　国运天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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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灵人杰，气化形生，虽然此说甚为奇妙，但又岂能因肉

眼凡胎而怀疑不信？

君不见山水广大之地，所出之人多半度量宽宏，山水逼窄

之地，所出之人多半胸襟狭隘，是故山端正而水清平，所出之

人平易正直，出势陡而水流急，所出之人凶狠乖戾。

山形势格变幻，所出之人多诡诈；山浑然而谷深远，出的

人多深藏不露；山动而势塌，水多而流乱，孕育在淫荡之士。峰

尖水秀文材鼎盛，山高水长福泽宏大，山明水秀多出美男美

女，山粗水浊出的人必男卑女丑。富贵贫贱贤愚寿夭，皆为山

川之感应，帝王将相英雄豪杰，均有地脉势格的形迹可寻。

山水即地气，地气即地力；因形以察气，因气而推理，则一

切疑谜均有形迹显露。

神州大地，论水则非黄河、长江莫属；论山则首推中华氏

族的祖山昆仑。

莽莽昆仑，形如三条巨龙，从西向东、南、北三面蜿蜒盘

舞，再纵横蔓延，化作无数起伏潜能，隐卧东方大地。

老子“一气化三清”，昆仑一体化三龙。

昆仑山伸延向北者，称为“北龙”。起自帕米尔山，沿青藏

高原、新疆伸延，再分为数大脉络，东延为可可拉山、巴颜喀喇

山、积石山；南延为喀喇昆仑山、唐古拉山；北延有阿尔金山、

南祁连山；东延为察哈尔舒马哈达岭。北龙主干向东一路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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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，于舒马哈达岭一分为三。南延为山西大同的武州山，东延

为宁武的管涔山。管涔山再一分为二，北延为恒山，南延为太

行山，东北延者为拜察山（蒙语“金”之意），至此又一分为四。

一支向东南入河北耸而为松岭；另一支北行至黑龙江耸而为

索岳尔济山（即大兴安岭），直至山东东南的碣石，抵海而止；

再一支向东北伸展，至山东中央耸而为泰山；第四支则更源远

流长，即向东面伸展的一脉，直抵吉林的长白山。长白山再一

分为二，一支向南伸延，直抵朝鲜半岛，耸而为太白山脉，越海

而入日本九州。另一支西南行，越海而达琉球群岛，耸而为台

湾岛的中央山脉，再越海为菲律宾群岛。

昆仑山向中部伸延，称为“中龙”，起自青海的巴颜喀喇

山，黄河、长江皆由此而发源。此干宏大，包括中原诸大山脉。

如秦岭、终南山、巴山、熊耳山、伏牛山、桐柏山、天柱山、云山

等等，号称“中原之龙”。

昆仑山向南伸延的，称为南龙，直抵印支半岛的越南、老

挝、柬埔寨、泰国、缅甸、马来西亚，另一支入湖南的衡山，又一

支入江西的大庾岭，再一支自大庾岭入岭南，耸而为骑田岭，

向南起伏伸延，直抵广东腹地罗浮山。罗浮山一路向南，起伏

沉昂，于极南海滨耸而为香港的大帽、大屿、扯旗诸山。

昆仑巨龙，一分为三，于东方大地起伏沉昂，纵横交错，东

方之“气运”，皆源自昆仑，昆仑气旺，则东方大地必旺；昆仑气

衰，则东方大地必衰。

昆仑三龙分布南、北、中，以“中龙”最为尊贵，所延伸地

脉，多出尊贵之人，帝王将相、达官贵人，天下莫出其右。以“南

龙”最富，其延伸之地域，多出商贾富人，以至现代的世界级富

豪，皆源于此，论富则天下莫敢争锋也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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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仑巨龙，主宰东方大地的“富与贵”，那昆仑主脉所出之

人，是否足以定夺天下大势，以至其威力可旋乾转坤？且看“天

天机风云。机屠龙记”的首部

时值南北朝天下大乱，杨坚篡周改隋年代。天高云淡，赤

空万里，犹如天下百姓的鲜血悬凝于天际，萧杀凄厉，可惊可

泣。

在昆仑口王虚峰山脚东面的一条高原山径，有一对青年

侠侣，正风驰电掣地向昆仑山玉虚峰疾奔。男的叫李南生，女

的叫燕红玉，是一双“忧国忧民、济世为怀”的侠客夫妻。

玉虚峰就在二人前面的十数里处巍然耸立，但见峰顶巍

峨高耸，没入九霄天际，山体冰雪封裹，晶莹洁白，山腰白云缭

绕，仿如迷幻仙景。

青年男子李南生向玉虚峰瞥一眼，忽然微笑道“：玉妹，你

知我为什么引你上此峰么？”

青年女子燕红玉甜甜一笑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虽然不知，

但她笑意甜极了，就如从心中笑出来一般。

李南生见妻子甜笑迷人，忍不住一手把她抱到怀中，一面

带她掠行，一面悄笑道“：告诉你，此峰名为昆仑玉虚峰，自然

是为玉妹你天造地设的啊！”

燕红玉任由夫郎带她掠行，她知道他的功力超卓，便多带

一人行走，亦决无妨碍。她一面甜笑一面道“：南生哥哥，那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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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玉虚峰的来历么？”

李南生微一摇首，道“：我只知道这是昆仑山的圣地，恰巧

与玉妹的名字相配，早萌带你前来一游的夙愿，至于她的来

历，便不太清楚，玉妹你知道么？”

燕红玉道“：南生哥哥，你知道么，相传玉虚峰是天帝玉皇

的妹妹玉虚神女的行宫呢！当年玉皇大帝见昆仑山雄伟高巍，

仪态万千，且距天宫较近，便在昆仑山巅修了一座行宫，与夫

人西王母不时于此宫居住。他的妹妹玉虚得知后，很不服气，

说玉皇大帝把天上的好地方都占尽了，还来图谋地上的胜景。

玉皇大帝理亏，便只好把其中的一座山峰让给玉虚。于是，玉

虚便在此山峰修了一座行宫，水清玉洁、瑰丽无比，玉虚此后

常与众姐妹结伴到此游居，后世人因此称此峰为玉虚峰。”

李南生听了，大乐道“：好啊！玉妹与玉皇大帝的妹妹，竟

有如此一段渊源，虽然千里奔波，十分艰辛，但能抵此圣地，也

便不虚此行也！”

燕红玉格格娇笑道：“红玉怎敢与玉皇大帝的妹妹相比

⋯⋯，南生哥哥胡说八道。”

“呵呵⋯⋯他并非胡说八道，你的确与昆仑山有极深渊

源⋯⋯”就在此时，两人的前面，忽地闪出一位青年男子，目中

精光闪烁，一望便知是一位内功极深的高手，而且他似乎早就

在前面的巨石后隐伏，彼此相隔不到一丈，在如此短距之下

他的呼吸竟能瞒过李南生夫妇的耳目，他的功力显然还在他

二人之上。

李南生见此人来得突兀，武功又极高，惟恐他对燕红玉不

利，身子一滑，便挡在燕红玉前面，厉声道“：阁下是谁？怎的如

此无礼，偷听吾等说话，哼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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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红玉却不以为意，格格娇笑道“：南生哥哥，莫怪这位兄

台无礼，只是我等自顾谈论玉虚峰，稍为疏忽，才未发现人家

隐于石后罢了。”燕红玉故意显示自己的大方与目力，同时又

缓和李南生与此人的僵持。

果然此人闻言呵呵而笑，道：“很好，夫人的目力果然惊

人，一言道破吾之行藏，好，果然不愧为昆仑之母⋯⋯”

李南生一听，不由更感惊奇，忙道“：喂，你这人好不奇怪，

怎的又胡说八道，怎说是‘昆仑之母’？”

这人目注李南生一眼，忽然微微一笑，但随又微叹口气，

似有满腹判断，却又欲言又止。

燕红玉知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听他说“昆仑之母”四字，她

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暗道：此人似乎连我已怀一月身孕也瞧破

了，他的目力当真非同小可，假若如此，那我腹中的胎儿，岂非

与昆仑山有缘，可笑南生哥哥尚未知自己快为人父呢！

燕红玉心中转念，便向那人道“：兄台好眼光啊！但你如何

判断的呢？”

那人微笑道：“嫂夫人子嗣宫已现赤气，此乃梦熊有兆之

象也。但赤气尚浅，由此亦可判断，此兆孕生尚不足一月。”

燕红玉一听，俏脸不由微红，暗道：确然如此，因为她自感

身怀胎孕，也只是二十多天的事，她甚至尚未来得及告知夫郎

南生呢。燕红玉不由又问道“：那兄台为甚有‘昆仑之母’之判

断呢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吾上此昆仑玉虚峰已有三数月了，

吾上昆仑的目的，事涉天机之道，十分艰深奥秘，说出来世人

绝不会明白，不说也罢，只是日前吾忽见昆仑中干主脉，于头

颈处忽然腾升七彩烟云，其色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变幻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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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其中必隐伏什么天机奥秘，因此吾便久潜于此，仔细审察，

可惜仍迷惑难明，直到嫂夫人突然在此出现，才忽然明白那七

彩烟云的含意。”

此时李南生见那人说得玄秘，不由亦心中大奇，忍不住发

声问道“：到底是甚含意？”

那人伸手向李南生夫妇的来路一指，意味深长的道：“两

位刚才是否从东向西而来，而昆仑中干主脉所升烟云，起自西

面，向东面延展，恰好抵临此地，其势有如久潜之子婴，欢欣踊

跃，迎接其母莅临似的，而嫂夫人又恰恰已怀身孕，这岂非应

验了‘昆仑龙气迎母’之兆么？嫂夫人岂非就是‘昆仑之母’

么？”

李南生惊喜道：“红玉⋯⋯你⋯⋯你真的已有身孕？”

燕红玉含羞带笑道“：南生哥哥，你呀！你快为人父啦，尚

如此糊涂透顶，还不及这位兄台目光锐利。”

李南生见燕红玉已亲口承认，心中不由一阵狂喜，他对那

人的反感，立刻跑到爪哇国了。他连忙向那人拱手道“：多谢兄

台提醒，倒是李某人误会了兄台一番好意啦，请勿见怪！

那人听李南生自称“李某人”，神色一凝，随又意味深长的

笑笑道：“兄台原来是李姓，那彼此便是同宗兄弟了。实不相

瞒，在下姓李名淳风，在北周国任司天监之职，三月前特地从

长安赶来此地，恰好遇上李兄弟和嫂夫人，看来吾与李兄弟一

脉，有甚深渊源呢！”

李南生一听，不由大感亲切，因为他亦是北周国都城长安

人，与李淳风不但是同宗兄弟，而且是同乡，因此大有他乡遇

故知的感觉。

李南生把自己的祖籍、姓名、来历，均坦然对李淳风说知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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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淳风仔细聆听，却没说话，只微笑点头。李南生心中微感奇

怪，忍不住又问道“：李兄，照刚才所言，吾妻红玉乃‘昆仑之

母’，那吾之孩子岂非‘昆仑之子’么？想昆仑山浩瀚无极，十分

雄伟，吾儿岂非也是一伟岸之人吗？却未知于吾李家有甚好

处？吾夫妇又是否可以因此而叨光呢？”

李淳风一听，目注李南生一眼，但见他的命宫“司空”位

上，浮出一股“青中带紫”之气，凝聚一团；然后再向上延伸，其

气越发呈青，到“山根”位时，甚至青中带黑，其“紫”气已荡然

无存。李淳风心中不由微叹口气，暗道“：司空”位主人之二十

有二，恰好是李南生目下的年岁命宫“，青”者煞也，当主目下

的“煞气大炽”，避无可避。幸而“青中带紫”，紫乃贵气，尚可保

生命无碍，且可逃出目下的煞劫。但到其四十一岁“山根”位

时，亦即十九年后，只怕其运命便必遭夭折了，其运命如此，夫

复何言？

李淳风这般思忖，便不再多言，只简略的回了一句道“：南

生兄，你夫妇二人既千里迢迢，抵此昆仑圣地，足证你李氏血

脉，与昆仑龙脉有极深渊源，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，日后自

会明白。”

李淳风说罢，也不理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二人是否明白，

拱一拱手，即向山外掠走了。好一会，忽地传来一声啸鸣道：

“天机乍现昆仑峰，龙虎潜游四海中，九州靖平丹日耀，上下求

索问苍穹。”啸鸣音忽地戛然而止，显然发声之人已远去了。

李南生迷惑地道：“这李淳风神神秘秘的，未知所发啸鸣

是甚含意？”

燕红玉笑道“：南生哥哥，不必想那许多，你不是早欲上玉

虚峰么？既已千里迢迢抵此峰下，只管上去一游，回去再仔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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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忖那李兄的神秘含意吧！”

李南生点点头道“：燕妹所言甚是，吾等江湖儿女，既以游

历天下，济世救民为旨，管他什么天机运命呢？且上昆仑玉虚

峰一游，以遂吾等多年心愿。”

李南生说罢，果然与燕红玉携手并肩，并不畏玉虚峰的巍

峨高竣，奋勇向上攀登。李南生也不敢令燕红玉太过费力，他

此时已知她怀了他的骨肉，不敢有任何闪失，在她身边寸步不

离，小心呵护。

二人的轻功造诣甚高，玉虚峰虽然险峻，但也绝对难不倒

这对青年侠侣，二人花了一个半时辰，玉虚峰巅便已在不远的

视野中了。

突见群山连绵起伏，雪峰突兀林立，冰丘、冰锥星罗棋布，

当真是峰外多峰峰不尽，岭外有岭岭难数；目极雪山连天际，

驱遣江河东入海，制控五岳断山横！李南生不由仰天长叹道：

“昆仑浩大，当今之世谁敢轻觑？吾夫妇二人，今日抵临此中峰

圣地，亦总算不枉此生⋯⋯”李南生的感叹声忽地戛然而止。

此时雪峰之上，突然急剧摇晃起来，一团团的白雪，涌动

起来，犹如雪海中的波浪，一浪推前一浪，直向下面滚涌起来。

李南生一见，不由大骇道：“红玉妹妹⋯⋯不好，似乎是雪崩

了 ！

在雪山之中，遇上雪崩，那是九死一生的奇凶极险。

昆仑山上的雪峰，久无人迹，积雪已达千年，刚才李南生感慨

之下，仰天长叹，他的声音贯注了内力，山回谷应 不知怎地便

把雪峰上的雪震松了，竟如海浪似地翻涌起来，一浪千层

浪推前浪，只要稍受推压，整座雪峰的浮面白雪，便会如倾倒

般地倒泻而下。昆仑山雪峰的积雪已达千年，厚达千丈，一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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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泻而下，犹如山洪暴发，此际与之遭遇的物体、树木、巨石、

人畜，一切一切，必绝难幸免被雪覆盖淹没的厄运。

李南生深知雪崩的可怕，他也来不及向燕红玉示警，右手

疾伸，把她拦腰抱起，便向玉虚峰上面疾窜而上，李南生深知

人的轻功就算再快速，也绝对快不过雪山崩倾泻而下的速度，

就如遇上洪水爆发，只有迅速抢占高地，才是惟一的逃生方

法。

脚下的雪层已在翻动，人踏上去，犹如踏足于海浪之上，

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，把内力催激到极致，施展“踏雪无痕”的

绝顶轻功，形如两头受惊的雌雄兔子，快如闪电的向玉虚峰巅

飞掠。

李南生抱扶妻子燕红玉，逆滚滚的雪流而上，脚下的雪流

翻滚，如惊涛骇浪，这虽然凶险万分，但却是逃生的惟一法子。

眼看玉虚峰巅已在望不远，李南生知道只要翻上山巅，便

可逃过这场奇凶祸险了，他心中不由一阵兴奋，生机已在望，

他又怎会放弃？李南生奋力向上跃去，这一跃足达十丈，只须

翻越前面一段如惊涛裂岸的滚雪，他便可以踏足山巅的硬地，

亦即安全脱离险境了。

不料就在此时，李南生双足踏足山巅的硬地，却突感脚下

浮动起来，软绵绵的，根本无法运力再度跃起，李南生不由大

骇。但更令他惊骇的是，脚下软绵绵之物，原来正急速下沉，山

巅的硬地，与后面的滚雪，竟亦迅速相分，越来越远，就如大地

被仙神疾劈一剑，从中断裂！

李南生不由万分惊骇，因为他深知此乃“地裂”之兆，正是

由于“地裂”，才引发可怕的雪崩，当时尚未有“地震”这一名

堂，因此所谓“地裂”，便即现代的地震灾难了。



第 11 页

李南生已知生死处于一线，他拼命凝聚功力，欲一跃而

上，但当他以为已可一跃脱离险境时，脚下的地土下沉的速度

突然加快，两面的山土中裂，现出一道恐怖的大缝，李南生和

燕红玉不幸正处于大裂缝的中间，只听“喀喇”一声，两人但感

天旋地转，向裂缝下面急速坠下⋯⋯李南生不由哀叹一声，他

知道身处此绝境，就算神仙降世，亦难把他夫妇二人救出生天

了。

李南生心中已然绝望，深知无论如何努力反抗，亦难逃避

这必死的厄运。他于此时反而处之泰然，不作任何花力气的腾

挪纵跃，只是紧抱怀中的妻子燕红玉，暗道：天若亡我夫妇，

便死也死到一起，就算天崩地裂，也决计不能把我与燕妹分

开⋯⋯而且燕妹不是已怀了我李南生的骨肉么？只要死在一

块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也就可以一家团聚了，总胜于骨肉分离之

苦啊！

李南生心性十分豁达，虽已面对死亡，却仍能于绝望中寻

出一点安慰的乐趣，因此他的心境竟十分平静，虽然如飞的向

下急坠，心魂皆欲脱体而去，但神智却仍保持清醒，不致如常

人般早已魂飞魄散，未死已然昏绝。

他怀中的燕红玉，亦一声不吭，既不呻吟也不悲叹，只用

力的抱紧李南生，夫妇二人心意互通，确信只要死能同穴，此

生也就无憾了。

李南生、燕红玉夫妇二人，紧紧相拥，燕红玉又已怀了身

孕，犹如三人合体，其体积便比普通的坠谷人大了三倍，所坠

的裂隙是刚刚分裂，下面积聚的地气雄浑无比，腾腾上升，因

此李南生夫妇的身下，便犹如有一团庞大云气承托，下坠的速

度因而大大减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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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李南生却感眼前越来越黑暗，渐而变得黑寂一片，耳际

只剩气流的呼啸声，其余便有如地狱一般的感觉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因此也不知到底下坠了多深。在李

南生的感觉中，这短短的一霎，几乎长如一生一世。因为他已

预料，到下坠终止之时，也便是他夫妇二人命丧的一刻了。

忽然，李南生突感身子遇上一股强大之极的吸引力，把他

和怀中的燕红玉拦腰吸吮，他根本无法抗拒，身子连同怀中的

燕红玉一道，向右面的山壁飞去！李南生心中大骇，因为他下

坠的速度一直缓缓的，并不感身子有被割裂的痛苦，他预料如

此坠下，就算命丧，也必可保全尸；如今却向山壁猛然撞去，岂

非立刻便会血肉横飞、粉身碎骨么？李南生最害怕的是这种结

局，因为他认定，假如死时尸骨无存，死后一家三口也就不能

团聚了。

李南生不由悲怆地叫道：“昆仑山啊昆仑山，不料你如此

雄伟巍峨，却如此无情，便死也不肯让吾与妻儿团聚！咦？怎的

忽然有光亮闪出？”李南生正悲叹之际，忽地惊疑地叫了一声。

原来李南生发觉，他和燕红玉并没有撞上山壁，而是被一

种力量吸入另一个虚空，而且很快便见虚空黑暗中透出亮光

来了。李南生忽然明白，这是山壁的一个洞口，因洞内里空旷，

山壁乍裂，遂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，刚好他和燕红玉的身躯擦

过洞口，便被强大的吸力扯吸进洞口中去了。

掠过洞口一段，再向外面飞出，原来那儿别有洞天，但见

参天古树耸于下面，更有溪流环绕，花草遍地，犹如一座隐于

昆仑山腹的世外桃源之地，也因此才有光线从里面折射出来。

李南生乍然发现如此绝地中的仙景，求生的意志不由勃

发，暗道：如此世外桃源，若丧身于此，岂非大煞风景么？好歹



第 13 页

也得先领略欣赏一番，才不枉此生啊！强烈的求生意志，把他

的内力也激发出来了，李南生猛吸一口真气，但感清新无比，

与俗世的混浊简直相去十万八千里。因此吸一口便感精神一

振，血气沸腾，内力似陡增几分，李南生凝神屏气，目注下面，

准备施展他的腾挪功夫，化解急坠而下的可怕撞力。

李南生紧抱着怀中的燕红玉，向下飞坠。下面的参天树也

越来越大，树顶如绿色巨伞，在李南生眼底猛地张了开来。

李南生深知生死已届一线，他猛地收腹，把全身的功力凝

聚于双腿，待脚底触着树顶，便猛地一踏，借势飞弹而起，再沉

下时又再一踏借势弹起，如此反复数次，可怕的下坠力便被化

解大半了。

最后一次李南生双足再踏树顶时，不再向上弹升，而是左

脚增强力度，身子便向右面斜弹而出，成一弧形向下面降落。

霎时间李南生的背部已触着一层软绵绵的物体，竟如软垫一

般，身子毫无被撞击痛楚的感觉。

李南生定睛一看，原来身下是一层厚厚的树叶，日积月

累，已达三、四尺厚，人落其上，因此毫无损伤。他怀中的燕红

玉此时亦嘤咛一声，轻声说“：南哥，吾等已降入地府了么？”

李南生见燕红玉安然无恙，不由长长地松了口气，暗道：

燕妹无恙，她腹中的血脉自然可以保住了，一家三口果然于此

团聚，但不知这是人间还是地府呢？李南生骤逢巨变，心境陷

入迷幻不定，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回答燕红玉的疑问。

他放眼一看，但见洞天原来是一座千年绝谷，三面环壁，

高达千丈，一面通向不知名的远方。谷中奇树奇花异草怪石遍

布，在花、草、树间，有溪流环绕，也不知溪流源于何处，流向何

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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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南生正迷惘间，燕红玉忽地轻声道“：南哥，我口渴得很

呢，不知地府是否有水可以饮喝？”

李南生仍迷惑，但却确知此地绝非地府。因为地府是一片

黑寂的绝境，此地却有光亮、花草、树木，甚至有潺潺流水，如

此一片世外桃源，又怎能是可怕的地府？但若说不是，此谷却

明明深陷地下千丈以上，仰望上去，犹如坐井观天，只得巴掌

大小，可知绝谷有多深，有多可怕了⋯⋯若要重出生天啊，只

怕想也休想了！如此说来，此地岂非既是世外桃源，又是可怕

地府么？

李南生无奈微叹口气，道：“燕妹，莫管它是人间还是地

府，既感口渴，便证明吾等一家三口仍活着啦，这总比无声无

息的死人胜于十倍也！你既然口渴，不见前面有溪流么？且先

到那儿喝个痛快便是了！”

燕红玉迷惑地道“：南哥啊，此地只得你我二人，何来一家

三口呢？”

李南生道“：燕妹，在昆仑山口，那姓李的兄弟，不是判断

你已怀了孩子么？他虽未出世，但必已有知觉，听得到爹娘的

话语，或许正在又笑又叫呢！这不是一家三口人么？”

燕红玉俏脸微红，道“：南哥啊，孩子尚未出生，怎知其是

男是女？再说吾等身陷于绝地，只怕连孩子也拖累了。”

李南生微叹气，道“：燕妹，不必想那么多，你我既然尚活

着，总不能让孩子死去啊！

燕红玉心中不由一动，想起腹中的胎儿，她的母爱力量忽

然勃发，一跃而起道“：是，南哥！无论如何，不管此地是人间还

是地府，孩子无辜，尚未出世，决不能因此夭死腹中！况且你我

此劫，似乎避无可避，一切均在那姓李的兄弟意料中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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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南生道：“姓李的兄弟说得神神秘秘的，根本令人难懂，

他料到什么？”

燕红玉道“：姓李的兄弟临别之际，不是向吾等说：你夫妇

二人千里迢迢，抵此昆仑圣地，足证你李氏血脉，与昆仑龙脉

有极深渊源，一切且于其中仔细体味，日后自会明白。然后李

兄弟不是又传音过来道：‘天机乍现昆仑峰，龙虎潜游四海中，

九州靖平丹日耀，上下求索问苍穹⋯⋯’么？这其中似隐含吾

等今日之劫难呢！”

李南生笑道“：燕妹不是口渴吗？怎的说来如此兴奋，连喝

水也忘记了？走吧，前面便有浅溪流，莫管它什么天机、运劫、

龙脉的，先保住吾等的血脉再说吧！”

母爱的力量，令燕红玉求生的意志陡生，她也不再犹豫，

决然地道“：是！南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法子生存下去啊！”

夫妇二人，向前面的那道溪流走去。走近一看，只见溪流

水清见底，鱼游其上，十分活跃。溪两岸，长满奇花异草，李南

生虽然见识多，但也连一种也叫不出名堂。

燕红玉口渴难当，走到溪边，也不管许多，伸手掬起一捧

溪水，便喝了起来。人口但感甘甜香冽，犹如醇酒，不但解渴，

而且暖暖，喝了几捧，便连肚饿的感觉也消失了。燕红玉不由

大喜叫道“：南哥！快来试试，这溪水很神妙呢，不但止渴，而且

可令人饱肚子啊！”

李南生正感腹中空空，思量到何处找一顿吃的东西，听燕

红玉这般一说，连忙亦俯身捧溪水就喝，喝了几大捧。稍一会

儿，李南生便惊喜地笑道“：燕妹，这果然是一溪神水，不但解

渴，而且顶肚，妙得很啊！如此一来，生存的两大难题吃和喝，

岂不可以解决了么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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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红玉忽地低叫一声道“：南哥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”

李南生顺燕红玉的手指一看，只见溪水石隙之中，有一奇

物穿游而出，其状似鱼非鱼，似蛇非蛇，四爪有如蝎虎，背上有

鳞，犹如世间所养的金鱼，有八彩，十分艳丽，身长尺许，十分

奇特。

李南生对这等怪物简直闻所未闻，更别说见识了，他只能

摇头苦笑道：“此地充满古怪神奇，一切皆见所未见、闻所未

闻，如何识得这等怪物？”

燕红玉道“：它既于水中游动，想必是鱼一类的食物吧？为

甚不把它捉住，再设法生起火来，吃一顿野烤鲜鱼呢？”

李南生一听，连忙阻止道：“燕妹千万别胡闹！这等怪物，

也不知是否身潜剧毒？就算真的要吃，也让我先吃好了！”

燕红玉奇道：“为什么？若然有毒，南哥你便不怕死么？”

李南生叹道“：若然有毒，吾吃了只吾一人丧生；但若燕妹

不幸中毒，便是一人二命，累及腹中的孩儿啊！”

燕红玉一听，不由悲从中来，幽幽地道“：但南哥又是否知

道，若你不在，则红玉如何会独生？孩儿又岂能存在？此所谓皮

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南哥一人连三命啊！”燕红玉想到身陷如此

绝境，想起腹中不幸的小生命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几乎忍不住放

声痛哭。

李南生道“：不吃，不吃！不吃这怪鱼罢了，燕妹切莫悲伤，

恐伤了腹中胎儿的小心灵呢！山溪神水既然可以止渴顶饿，吃

喝之事也就可以解决，吾等必定可以生活下去！”

燕红玉道“：既然可以活下去，但身陷绝境，眼看决难重出

生天了，孩子无辜，生下来难道永要他与此绝地为伍么？”

李南生咬一咬牙，道“：此地虽然三面峭壁，决难攀越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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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有一面似有去路，不如趁眼下体力尚存，先寻出路再作打算

吧？”

李南生说罢，牵着燕红玉的手儿，施展轻功，双双向留下

缺口的绝谷西面掠去。夫妇二人内力均甚高，轻功造诣也足以

跻身江湖高手之列，再加上刚喝了那山溪的“神水”，内力陡

增，这一全力施展起来，便快如箭矢，直向绝谷的西面射去。

这一段距离，普通人只怕须花上一日一夜的工夫，但李南

生夫妇，却仅需半个时辰，很快便掠到绝谷西面的尽头了。

夫妇二人不由猛地顿住，李南生为保护妻子的安全，抢在

前面，却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原来绝谷的西面尽头处，竟是

一座深渊的边缘，站于崖边向下探视，下面烟云飘荡，也不知

有多深、有多险？而所站的崖边，反成了下面深渊的所谓“生

天”了！

李南生不由喃喃地叹道：“这当真是绝地中的绝地，深渊

中的深渊！若不慎掉下去啊，只怕须历二世，才能再出二重生

天了！”

燕红玉见李南生失落的模样，她自己虽然亦感悲伤，却咬

咬牙根，轻声对李南生道“：南哥，算了，莫再寻什么出路了，吾

等命运既已注定以昆仑山为伍，只好认了！不如先行设法寻一

处地方落脚安顿下来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吧！

李南生无奈的微叹口气，他不得不承认，凡人的能力毕竟

有限，根本无法抗拒如此残酷的天灾劫难了。他想了想，便点

点头，对燕红玉道“：燕妹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先返回绝谷东面去

吧！此处一片死寂荒芜，怎及得那面有花草、树木、溪流啊！”

燕红玉道“：不错，南哥，比起此地，那儿便是绝谷中的世

外桃源啦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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